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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焦上逆之证。至于桂枝治疗何脏之逆，则取决于

所配伍之药，如：与厚朴、杏仁合用利肺气，与薤白、

茯苓相配降水气，与生姜同用降胃气，与柴胡、麦芽

合用调肝气。然桂枝辛温，对于寒邪所引起的上逆

之证尤为适宜，若为火热实邪引起的上逆之证则非

所宜，正如《伤寒论·伤寒例》中所言：“桂枝下咽，

阳盛则毙”[2]21，因此仲圣之奔豚汤、寿甫之镇肝息风

汤中均未用桂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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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药是指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、气味芳香且

可用于防病治病与养生保健等的香物质[1]。“香之为

用，从上古矣”，我国运用香药的历史悠久[2]。早在周

代已有佩带香囊、沐浴兰汤的习俗。《诗经》《楚辞》

中已出现大量草本香药，人们“佩兰”“采芷”用于辟

秽化浊。唐朝鼎盛，唐人推崇外来物品及文化，外来

香料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大量流入[3]，涉及香药的性效

及组方可见于《肘后备急方》《千金要方》等医著中，

但这一时期香药的使用局限于王公贵族及官僚，对

社会的作用面不广[4]。至宋代，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

发展，舶货量的增加，香药种类日趋丰富，用途日益

多样，香药融入从贵族到平民的各阶层人民生活之

中，对社会开始产生巨大的作用[3]。

《香乘》为明代周嘉胄所撰。周嘉胄，字江左，明

代末期淮海（今江苏扬州）人，顺治中寓居江宁，与

盛胤昌等并称“金陵三老”。其人嗜香如命，集二十

年之功，搜集历代香谱、香方、香事，终撰成书。

《香乘》全书二十八卷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[5]

赞其“凡香之名品故实，以及修合赏鉴诸法，无不旁

征博引，一一具有始末，而编次亦颇有条理，谈香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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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固莫详备于斯矣”。其总结汇集既往各类文献涉

及香药的部分，包括《香录》《洪谱》等香药谱录，《日

华子本草》《本草纲目》等本草论著及《五杂俎》《天

宝遗事》等杂文笔记，分类详述各香品、香异、香事、

香属，对涂敷、熏佩、凝合花香之各类合香方均有细

述，专类介绍了宫掖与佛藏诸香、印篆之香，还将与

香有关的诗文也进行了汇总整理，是考证芳香类药

物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之一。

《香乘》作为集大成之香学著作，我们从中也能

嗅见一丝盛世香氳之余味。前人多从香文化、香药

贸易等方面探讨中国古代的香药发展与社会经济意

义，今笔者拟从沐浴、去虫、祛邪辟秽、养神健体等方

面探讨香药摄生保命之养生功效。

1 以香沐浴

“五月……蓄兰，为沐浴也”[6]，“浴兰汤兮沐

芳”[7]，用香沐浴历史悠久，古人很早就发现用香

沐浴可使人身香气爽，以茅香（《卷四·茅香考证

二则》引《本草纲目》）、茵墀香（《卷四·茵墀香》

引《拾遗记》）等香药煮汤沐浴，更能“辟邪气”“辟

疠”，去除尘垢，预防疾病。公共浴场、私人浴池的

出现也体现人们对个人卫生与生活品质的追求。

《卷十·宫室香》引《拾遗记》记载两晋时贵族石虎

的私人四时浴池“温香渠”，“池中皆以纱縠为囊，盛

百杂香药，渍于水中”。宋代更有用香洗浴新生儿

的习俗[8]。

在清洁身体之外，香药沐浴还有使肌肤细腻滑

泽的功效。《卷九·地理香》引《采兰杂志》记：“卓

文君闺中一井，文君手自汲则甘香，沐浴则滑泽鲜

好。”《卷七·宫掖诸香》一卷中也记载大量后宫佳

人沐浴香汤，如“赵后（赵飞燕）浴五蕴七香汤，婕妤

（赵合德）浴荳蔻汤”等等。

此外，不论是对儒家还是道教、佛教，沐浴净身

净心，也是会见大人、道法科仪等之前的必要准备[9]。

如《卷四·芳香考证四则》载陶弘景曰：“芳香……

可合香，道家以此香浴去尸虫”，沐浴去三尸或是三

毒，追求的是心灵的清净无垢。

2 饮香茶酒

饮酒品茶的时候，古人爱合以一些香药，如以郁

金香入酒，桂、椒制酒，白龙脑入酒[10]等。《卷四·赐

苏和香酒》载《墨客挥犀》记：“王文正太尉气赢多

病，（宋）真宗面赐药酒一瓶，令空腹饮之，可以和气

血、辟外邪。文正饮之大觉安健，因对称谢，上曰‘此

苏合香酒也’……极能调五脏，却腹中诸疾，每冒寒

夙，兴则饮一杯，因各出数盒赐近臣，庶之家皆效为

之，因盛于时”，饮香酒一度风靡，成为一种摄生保

健的时尚。更有“诸香作丸……顷刻成酒，味逾醇

醪”的靡钦香酒，饮者香经月不散（《卷十·饮食香》

引《清赏录》）。宋初团茶多用名香杂之，蒸以成饼，

至大观宣和间始制有三色芽茶（《卷十·饮食香》），

更有以“清香为百药之先”的龙脑香入茶之法（《卷

三·龙脑香考证十则》引《华夷草木考》）。古人以香

配茶酒，不单单因为香药能增添茶酒的色香味，也多

因为香茶酒具有“和气血、辟外邪”的功效。香药配

茶酒丰富的功效，与现代以药酒滋补、茶饮养生有异

曲同工之妙[11]。

此外，有些香药还有令人不醉酒、醒酒的作用，

如嚼鸡舌香可以“浸半天回而不醉”（《卷二·鸡舌

香即丁香考证五则》），又有以檀香为主配制的独醒

香，“酒后三二丸细嚼之，醉而立醒”（《卷二十·香

药》）。

3 去虫防蠹

虽没有现今的诸多发明，古人的生活环境也并

不恶劣。对于虫鼠之害，古人研制了一批防虫聚鼠

之香药。如《卷四·都梁香考证三则》引《尔雅翼》

记载汉诸池馆及许昌宫中皆种都梁香，以其碾粉“藏

衣书中，辟蠹鱼”。《卷四·芸香》引《淮南子》云芸

香可“辟蠹”，引《续博物志》亦曰“芸香叶置席下，

能去蚤、虱子”，《卷四》之藒车香、《卷九》之必栗香、

《卷十二》之瓦矢实香草均可“辟蠹鱼”。

此外，《香乘》中还有记载“真安息焚之能聚

鼠”（《卷二·安息香考证六则》），“印香五文，狼粪少

许……于净室内以炉烧之，其鼠自至”（《卷十一·焚

香》），引鼠出洞，闻香停聚，便于去除鼠患。

4 祛邪辟秽

除了驱除鼠虫之患，香药还有祛邪辟秽的作用，

此“邪”有鬼魅之邪，亦指污浊致病之空气[12]。《卷

四·喇嘛香》引《五杂俎》中记载过一则轶事：“燕都

有空房一处，中有鬼怪，无敢居者。有人偶宿其中，

焚唵叭香，夜闻有声云：‘是谁焚此香，令我等头痛

不可居？’后怪遂绝。”除了唵叭香，民间还有用龙脑

香（《卷三》）、迷迭香、特遐香、特迦香、降真香（《卷

四》）等多种香来驱鬼邪、降魑魅，祛除秽气。对于浊

臭之秽气，人们有焚香药净化空气、维护居住环境的

做法。《卷二十三·晦斋香谱》载清秽香“最能解秽

气避恶气”，《卷十一·焚香》引《洪谱》亦有“人烧青

木香、熏陆、安息胶香于寝所，拒浊臭之气，却邪秽之

雾”。香药解秽避恶、安神定志、清新空气、清洁居住

环境之功能可见一斑。



方 药 研 究

772019 年总第 51卷第 12期

5 防疫祛疠

外感六淫时疫是对古人的致命打击，我们从仲

景《伤寒论》序言中可见一斑，“尤未十稔，其死亡

者，三分有二，伤寒十居其七”[13]。而若能防患于未

然，防止感染疫疠之气，便是真正的摄生保命了。香

药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[14-16]，如《卷八·西国献香》

引《博物志》记载汉武帝时有西使献香，“后长安中

大疫，官中皆疫病”，西使请帝烧一香卵“辟疫气”，后

“宫中病者登日并瘥，长安百里咸闻香气，芳积九十

余日，香犹不歇”，此西国献香不仅治疗疫病，还能驱

散疫气，香云庇护了长安百里人民生命安危。

香药防疫的使用方式也多种多样，便于运用于

各种环境时机。有以焚烧香药形式防疫的，如《卷

八·鹰嘴香》载《清异录》之鹰嘴香，乃舶主何吉罗

赠与番禺牙侩徐审，后遇大疫，徐审夜焚一颗，“居家

无恙”“阖户独免”，如《卷十一·焚香》载《琐碎录》

之“烧丁香以辟瘟气”。有以茅香（《卷四》）、茵墀香

（《卷八》）等香药沐浴辟疠。更有内服透体麝脐丹

（《卷二十·香药》）、“主疗霍乱”之香茸（《卷四·香

茸考证二则》）等香药辟除疫疠。

6 养神健体

香药盛行不衰，很大程度是因其在养神健体方

面卓有成效[17]。《卷六·佛藏诸香》引玄奘法师《大

唐西域记》记载的香印顶骨，就很好地体现了香药清

心养神与扶正健体两方面的功效，既有“随其福感，

其文焕然”的清心感悟，又有“多蒙瘳瘥”的扶助正

气之功，保命全神两把抓。《卷五·乾岛香》“味极清

远，幽窗静夜，每一闻之，令兴出尘之想”，放松神识，

给人以内心的宁静清远。《卷二十五·猎香新谱》中

窗前省读香在“读书有倦意焚之，爽神不思睡”，更有

提神醒脑之功效。《卷二十·香药》介绍了“丁沉煎圆”

这一香药，“常服调顺三焦，和养荣卫，治心胸痞满”，

又提及“透体麝脐丹”可以“去诸风，明目轻身，辟邪

少梦”，体现了香药调畅气机、调和营卫、滋养正气之

功，于日常保健处多有裨益。

甘松在多个香方中都有提及（《卷十九》《卷

二十》），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[18]有大小七香丸、大沉

香丸、木香饼子、木香分气丸，诸方皆用之。甘松温

而不燥，甘而不滞，微辛能通，故兼温中理气之长，且

以其芳香之气大可醒脾开胃解郁。如李时珍说：“甘

松芳香能开脾郁，少加入脾胃药中，甚醒脾气”，更

有玄参、甘松窨香“取出烧之，常令闻香，弱疾自愈”

（《卷十二·香愈弱疾》引《本草纲目》），可起到增强

体质之作用。

7 安眠少梦

人三分之一的生命是在睡梦中度过，提高睡眠

质量是人们共同的需求。《卷三·麝香考证九则》引

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佩麝非但香辟恶，以真香一子置

枕中，可绝恶梦”，麝香入枕可辟绝噩梦，令人香甜酣

睡。温庭筠有“丹瘤枕”（《卷二十一·桂蠹香》）、海

外一国贡“重明枕”（《卷十·器具香》），皆是香药入枕，

借以安眠。另有玉华醒醉香（《卷十九·熏佩之香》）

可置于枕间，减少醉酒后的不适症状，提高睡眠质量。

8 美容香体

自古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《卷十九》以“涂傅之

香”整整一节记载关于美容养颜的香方，颇为丰富，

较今日之护肤品美容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使用部位

不同，使用方式有异，各有妙用。敷面、沐浴、香薰均

有涉及，润唇、香体、护足无一或缺。有面香药“除

雀斑酒刺，右为末，洗面汤用”洁面护肤，有面脂香

“若欲作唇脂者，以熟朱调和青油裹之”润唇焕肤，有

含嚼荷香“口气常香，益人肌理”。

此外，对于乌发护发，香药也有用武之地。《卷

十九·涂傅之香》亦记录了女子在涂抹乌发香油后

“不待数日其发黑绀，光泽香滑，永不染尘垢。更不

须再洗，用之后自见也。黄者转黑”的神奇功效。

9 香口避臭

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香祛除异味的妙用，进而

充满想象力地发现了一些可咀嚼以香口避臭的香

药。《卷七·宫掖诸香》引《天宝遗事》记载“宁王骄

贵，极于奢侈，每与宾客议论，先含嚼沉麝，方启口发

谈，香气喷于席上”。上位者奢侈地使用沉、麝香口，

民间则大量使用鸡舌香来香口，如日华子[19]言“丁香

治口气”，与“含鸡舌香奏事欲其芬芳”之说相合，汉

桓帝更与年老口臭的侍中刁存有一关于鸡舌香的小

故事（《卷二·鸡舌香即丁香考证五则》）。更有以防

风、薄荷香、橄榄香等多种香药香方清新口气、改善

口腔卫生的做法，如《卷十·身体香》记白居易以防

风香口，《卷十·身体香》引《北户录》对诸香口香药

予以罗列：“橄榄子香口，绝胜鸡舌香。疏梅含而香

口，广州廉姜亦可香口。”

10 结语

是以“上工治未病”，能在疾病尚未发生时提升

人体正气，祛除邪气，洁净身心，营造良好的环境，娱

己悦人，调畅气机，才是真正的保命全身。而香药，

正是因其丰富的疗效与优美的观感，融入古代人民

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，再也难分。

香药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，对治未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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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医疗保健有重要作用的中医药成分。更是一种特

殊的社会与文化现象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与现实

意义。以香药为媒介，实现了无论是政治还是民间

贸易的互动，也为中医药与外来医药构建了互通有

无的桥梁[20]。

大部分香药由海外而来，较为稀缺价格昂贵，一

定程度滋长了社会奢靡之风。而不加节制滥用香药

也产生了负面影响，《太和惠民和剂局方》因其大量

使用香药便落得“滥用香药”“辛燥害命”之评价。

且志怪、传奇等古籍之中的部分记述过于夸大奇诡，

可信度较差。所以我们必须辩证看待香药的作用，

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合理运用香药——这一曾在我

国历史上留下华丽绚烂痕迹，现今却有些销声匿迹

的物质文化遗产。

本文主要基于《香乘》搜罗汇总之条目进行文

献整理，部分香药著作周嘉胄未载入其书，明代之后

文献也未在其中。整理不够完整之处有待进一步研

究，而香药之妙处已可窥一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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